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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暉【一】



星期六的下午，你剛好辦完了些公事，放下西裝外套，便到中環一間咖啡店裡與兩位朋友會合。一份咖啡一份午餐，依舊沒變的三個人，在熙來攘往的街道之間，你們就這樣閒聊著。﻿
﻿
突然間，Ryan壓低聲音說：「外面，兩點鐘。」﻿
﻿
如果說你們之間有種默契，那一定關於女孩。﻿
﻿
於是，你扮作若無其事地轉身去看，就在咖啡店戶外的地方，坐著一位紮著小馬尾，穿白色毛衣，墨綠色格仔短裙的少女。一個人，一本書，旁邊放著一件忌廉蛋糕。﻿
﻿
「怎樣？」Ryan的眼睛上下打量：「不錯吧。」﻿
﻿
「嗯。」紮馬尾看小說的女生，正是你喜歡的類型。﻿
﻿
坐你身旁的Gary聽著也好奇地轉過頭來：「不錯是不錯，但都與你無關了吧，哈哈，你不是已有愛人了嗎？要不要我現在就告訴她？」﻿
﻿
說話一出，Ryan頓時顯得沒趣：「閉嘴。」﻿
﻿
其實中環咖啡店的鋪面不算大，人流亦不算多，你們三個男生光天化日之下肆無忌憚地𥄫女，確實有點失禮。不過，再多的眼神似乎也沒有讓女孩留意到你們。她就一直在店外看書，靜靜地看，偶而吃一口蛋糕，世界彷彿與她無關。﻿
﻿
「怎麼了，你又有興趣嗎？」﻿
﻿
Gary留意到你的眼神，一種說不出的異樣。﻿
﻿
「不知道呢。」你向侍應揚一揚手，想了一想，然後說：「我想點一杯Gingerbread Latte，給外面正在看書的那個女孩。」﻿
﻿
「白色毛衣那位？」對，就是她。﻿
﻿
侍應聽著有點意外，同行的友人也不敢相信：「等一等，你是來認真的嗎？」﻿
﻿
「Sure，why not？」﻿
﻿
老實說，你不是一個Pickup Artist，腦裡亦沒有什麼必殺的Pickup Line，有一刻你甚至懷疑自己是否太過衝動，或者真應該看一眼就算。但一切的後悔都來得太遲，畫面一轉，現在的你正拿著那杯剛點的Latte，走到她的身旁。﻿
﻿
放下咖啡，深呼吸。﻿
﻿
「小姐，我想請你飲杯咖啡，可以嗎？」﻿
﻿
門外的女孩放下小說，凝視著你。一剎那間你們四目交投，但女孩似乎沒有感到特別的不安，還露出了自信的微笑。﻿

「有什麼條件？」

「你要陪我去一個地方。」
﻿
「我像是那麼隨便的女孩嗎？」﻿
﻿
「如果再加上這個，有沒有機會？」安靜下來，不難發現咖啡店本來的休閒音樂停了，轉而播著The Smiths的《There is a light that never goes out》。﻿
﻿
當然，這是你刻意安排的。﻿
﻿
To die by your side is such an heavenly way to die.﻿
﻿
女孩呷一口咖啡，低下頭，臉上一紅，滿意地說：「想不到過了這麼久，你還記得。好久沒見了，Charlie。」﻿
﻿
「嗯，好久沒見了。」﻿
﻿
要記得的，永遠都會記得。





餘暉【二】



那天咖啡店重逢以後，你找了個機會把她約到了半山大館。當晚正值初秋，月色正好，你與她並肩而行，感覺就像回到校服時代一樣，她的氣息依舊沒變。﻿
﻿
「我們有多久沒見了？」﻿
﻿
「想一想，大概有六年吧。」﻿
﻿
「六年，原來轉眼就已經六年。」她放慢腳步，從身後偷看你的輪廓，在昏暗的燈光下，你的剪影依然熟悉：「這六年來你過得怎樣？」﻿
﻿
「還是老樣子，讀書上班打機睡覺，還沒有什麼大作為。」你笑著說：「你呢？聽說外國的月亮特別圓，是不是真的？」﻿
﻿
「這個嘛，我曾經也是這樣想的。」她深呼吸，抬頭望向夜空：「但後來回到香港才知道，有些風景，有些晚上，自己一個人過，就沒意思了。」﻿
﻿
你聽著，心頭一暖：「這夜月色真美。」﻿
﻿
「嗯，這夜月色真美。」﻿
﻿
沿著大館裡的小徑走，這裡的舊建築和它淡黃色的街燈一直讓你著迷。轉角過去，前面的空地有幾棵大樹屹立著，有好些人在樹下喝著啤酒跳著舞，她看見這樣的情景，與你相視而笑。﻿
﻿
「我們到了。」﻿
﻿
如果你有到過大館，你肯定會知道這裡有個戶外劇場，劇場不定期會辦一些電影放映活動，適逢你看到今個週末的預告，就想起了她。多年沒見，其實去哪裡做什麼都沒所謂，面對曾經喜歡的女孩，最重要的不是急著展露鋒芒，反而是要讓對方知道，以前的事，你始終記得一清二楚。﻿
﻿
今晚的電影是Woody Allen的《Manhattan》。﻿
﻿
「Gingerbread latte，The Smiths，Woody Allen，你還真記得一清二楚噢。」她笑起來，很好看：「如果到今天你還帶著我們的小Charlie在身，就算你厲害。」﻿
﻿
不要誤會，不要想歪，小Charlie是一隻公仔，是當年她親手為你而織的生日禮物。﻿
﻿
「你做的東西，隨便帶在身我怕會弄丟，所以，我只帶著它。」你打開銀包，在平時放情侶合照的地方，有一張你為小Charlie拍的即影即有。﻿
﻿
「哈哈哈，你真傻。哪會有人幫公仔拍即影即有的？」這一下，她笑得更甜，傾國傾城。
﻿
或者，你就是這樣傻。﻿
﻿
你們從高處找到一對座位，結伴而坐，電影讓你們之間的距離逐漸拉近，她亦趁機倚在你的身旁。﻿
﻿
I like the rain. It washes memories off the sidewalk of life.﻿
﻿
兩小時後，曲終人散。整個劇場就只剩下你們，和幾對還在纏綿的情侶，有的在擁抱，有的在接吻。此前此景，你鼓起勇氣，想伸手去拖著她。﻿
﻿
怎料你還未拖上，她就縮起了手。﻿
﻿
後來的她，久久沒有說話。﻿
﻿
「其實這麼多年以來，我心裡一直都有個問題想問你。」她說：「為什麼要是Michelle？」﻿
﻿
Michelle。﻿
﻿
世界彷彿靜止了一秒。﻿
﻿
「那麼，為什麼要是Jackson？」你問。﻿
﻿
她低下頭，把臉別了過去：「是我先看見你牽著她的手離開，才決心跟Jackson在一起的。」﻿
﻿
沒錯，六年前的夏天，你曾牽著別的女孩的手，但你有很喜歡她嗎？沒有。﻿
﻿
「我沒有喜歡她。」﻿
﻿
「那你為什麼要跟她在一起？」﻿
﻿
「這⋯⋯我不知道。」﻿
﻿
「不知道？」她的身體顫抖著：「你知道你這樣做會令我很難過的嗎？你知道其實我也喜歡著你嗎？」﻿
﻿
這個也字，讓你無言以對。﻿
﻿
說實話，年少輕狂的puppy love，哪有什麼理由。為什麼當初要牽別的女孩的手，你已經忘記得一乾二淨。現在的你只知道，直接或間接的，你讓眼前一個曾經心愛著你的女孩哭了，這是一項不可饒恕的死罪。﻿
﻿
「對不起，」你從後擁緊了她：「如果時間可以重來，你還會喜歡我嗎？」





餘暉【三】



「對不起，我已經訂了婚。」﻿﻿
﻿
愛人結婚了，新郎不是我。﻿
﻿﻿
她的答案，徹底打沉了你，那種心痛，並非筆墨可以形容。在家裡渾渾噩噩地過了幾天，半生不死。後來又因為不甘心，你頹廢地從被鋪裡爬了出來，擋住窗外的陽光，伸手找來電話，就這樣撥了過去。﻿﻿
﻿﻿
人類就是這樣犯賤。﻿﻿
﻿﻿
「嗨，我還想帶你去一個地方。」﻿﻿
﻿﻿
「Charlie⋯⋯不如算了吧。」﻿﻿
﻿﻿
「我知道，人生要試著和事與願違共存。但就算事與願違，我都想要盡最大努力補救。」你說：「我們已經錯過了一次，不想一錯再錯。」﻿﻿
﻿﻿
「但⋯⋯」﻿﻿
﻿﻿
「有些事你今天不做，以後或者就再沒有機會。」﻿﻿
﻿﻿
動之以情，你總算賺到一個機會絕地翻身。﻿﻿
﻿﻿
從那天起，你就一直在嚴密部署，而最後決戰的地點，你早就選定了。如果大館的約會是為了證明你還記得，那麼今次的約會就是為了證明你有決心。﻿﻿
﻿﻿
「你想帶我去的地方，就是這裡？」﻿﻿
﻿﻿
「沒錯，」你說：「我想你也很久沒回來了吧。」﻿﻿
﻿﻿
在校門之前，她輕嘆一聲：「嗯，真的很久。」﻿﻿
﻿﻿
那年十八，母校舞會，禮堂內一群急著要成為大人的小孩正期待著。那時候你的舞伴是Michelle，而她的舞伴是Jackson。一整晚下來，你們沒有對話半句。名義上是為了照顧好自己的另一半，但實際上，你們心裡明白，四人的關係太過尷尬，不如不見。﻿﻿
﻿﻿
「聽說Shirley和Vincent就是在那次舞會以後成為男女朋友的。」她說：「不過後來就分手了。」﻿﻿
﻿﻿
「對，還有Venice和Ryan。」﻿﻿
﻿﻿
「有誰想得到呢。」嗯，怎樣都想不到。﻿﻿
﻿﻿
「我們曾經都以為這裡有著某種神奇的魔力，可以讓一切的戀愛成真。」雙手放在背後的她，偷偷望了你一眼：「只不過現在看來，這也只是一間普通的禮堂噢。」﻿﻿
﻿﻿
「或者神奇的從來都不在這裡呢。」你回望她的側臉：「來，我們上去吧。」﻿﻿
﻿﻿
「上去？」﻿﻿
﻿﻿
就這樣，兩個早應該告別這校園的人，在夜闌人靜時份，避過保安叔叔，從禮堂後的小路往上走，爬過又長又窄的樓梯，來到學校的天台。從最高處，俯瞰港島的夜空。﻿﻿
﻿﻿
「嘩，這裡好漂亮啊。」對，很漂亮是吧。﻿﻿
﻿﻿
「嗨，坦白告訴我，你是怎樣拿到天台鎖匙的？」自從步上天台以後，她的神經似乎放鬆了一點。﻿﻿
﻿﻿
「秘密。」你得意地說。﻿﻿
﻿﻿
學校的天台是校園禁地，她讀了這麼多年書都未曾來過，自然是驚喜。但你明白要贏取女孩子的心，才不會這樣簡單。有一件事，你六年前做過，但當晚，你沒勇氣把她帶到現場。﻿﻿
﻿﻿
「這裡，」你帶她走進天台觀星用的房間：「是今晚我特意為你準備的。」﻿﻿
﻿﻿
打開大門，裡面點滿了蠟燭，牆上每一個角落都是掛飾，還有音樂和香薰。你緊張又好奇地看著她，期待她的反應。﻿﻿
﻿﻿
「這一切，」她心情複雜，但也難掩感動：「遲了六年噢。」﻿﻿
﻿﻿
「遲是遲了一點。」你伸出手，一個早就該說出口的邀約：「But may I？」﻿﻿
﻿﻿
在這樣浪漫的氣氛下，她無法抗拒：「Sure。」﻿﻿
﻿﻿
I’m very sure this never happened to me before.﻿﻿
﻿﻿
伴奏的音樂，你選了Paul McCartney的《This never happened before》，這不來自你們任何的回憶，但今晚以後，你們一輩子都會記得。﻿﻿
﻿﻿
I met you and now I’m sure. This never happened before.﻿﻿
﻿﻿
這些日子你一直在想：如果那年我跟你來了舞會，結局是否就會不一樣？如果那年你沒有離開香港，以後我們是否還有機會？不過如果如果，世事哪有那麼多如果。﻿
﻿﻿
「如果你早一點明白我的心意，就好了。」﻿﻿
﻿﻿
你抱著她的腰，她摟著你的頸。﻿﻿
﻿﻿
This is the way it should be, for lovers. They shouldn’t go it alone.﻿ It’s not so good when your on your own.﻿
﻿﻿
「但為什麼你要在這個時候出現⋯⋯」就在這瞬間，她那雙眼通紅，身體緩緩地，靠在你的肩上：「為什麼要是現在⋯⋯」﻿﻿
﻿﻿
「I’m sorry。」你輕輕說。﻿﻿
﻿﻿
「No，I’m sorry。」她流著淚，在你的頸後吻了一下。﻿﻿
﻿﻿
有幾多愛可以重來，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
這一句Sorry，奠定了今晚的賽果。然而你心裡再沒有不甘，從前的不快也隨著眼淚煙消雲散。人生這一課很沉重，但你也明白是必需的。如果這世界是有一種東西值得你苦苦堅持，那一定是愛情。如果這世界有一個人值得你不問回報，那一定是她。﻿﻿
﻿﻿
“Life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ackwards, but it must be lived forwards.”﻿﻿
﻿﻿
這一晚你沒有贏，但慶幸也沒有輸。


完





往生道【一】



「老婆，我回來了。」﻿
﻿
你走進家門，把鐵閘拉上，將今晚的晚餐拿到廚房加熱後，就躺到沙發上。﻿
﻿
「本案是近一個月來第五宗同類型謀殺案，死者為二十三歲女士，有三合會案底，在油尖旺區從事色情行業。案發前有目擊者指死者曾與一名中年男子結伴離開酒吧，其後清晨時份，死者被食環處外判清潔工人發現倒臥在酒吧附近後巷，身中多刀，送院後證實死亡。」﻿
﻿
叮的一聲，加熱完畢。你把晚餐搬到電視機前，邊吃邊留意著電視裡的新聞報導。﻿
﻿
「油尖旺重案組指揮官表示該名死者與之前四宗謀殺案的受害人一樣，在死後被人於額頭位置劃上類似倒十字架形狀的圖案，相信兇手為有預謀犯案，現正循與宗教有關的方向跟進。」﻿
﻿
色欲，是與宗教有關的謀殺動機嗎？﻿
﻿
電視主播機械式的讀著預先寫好的新聞稿件，畫面已經從剛才的謀殺案跳到另一宗新聞。﻿
﻿
或者因為香港最近發生的事情實在太多，這幾宗謀殺案似乎沒有在社會裡引起很大的迴響，街外的人每天都在忙著自救，個個自身難保，才沒有多餘時間理會一個骯髒妓女的死活。﻿
﻿
「嗯，吃飽了。」﻿
﻿
伸一伸懶腰，整天下來的工作讓你累透。﻿
﻿
你把用過的餐具往洗手盤裡丟，垃圾則隨便掉到屋外。扭開水龍頭，嘗試把刀上的污漬洗走，後來等到所有東西都清洗乾淨以後，你不自覺地嗅了一下自己的雙手，噢，噁心，原來有些味道還真是很難沖洗得掉的，尤其是腥味。﻿
﻿
「不好，還是早點洗個澡吧。」﻿
﻿
你離開廚房，走進浴室，把染有血漬的衣服脫掉，用黑色膠袋綁好。﻿
﻿
一陣熱水下來，肌肉的痠痛好像舒緩了一點，但手背處卻莫名傳出一陣疼痛，你仔細一看，才發現左手手腕位置有一處被抓傷，還滲著血絲，大概是剛才那個女人反抗所致的吧，幸好只是皮外傷，你沒太擔心。﻿
﻿
三十分鐘後，你從蒸氣中步出。﻿
﻿
蒸幕的熱力讓你感到十分口渴，你想起冰箱裡還有剛買來的鮮奶，隨手找來一瓶，便咕嚕咕嚕地喝著。此時，你的電話響起。﻿
﻿
「第六個人，已經幫你找到了。」﻿
﻿
「時間，地點。」﻿
﻿
「明天晚上十一時，諾士佛台。」﻿
﻿
你把電話掛斷，沒有多餘說話。﻿
﻿
此時已是夜深，明天還要工作的你草草把要用的工具收拾過後就趕著上床休息。﻿
﻿
臨睡前，你特意看一眼你心愛的妻子。雖然她此刻正在熟睡，但她的睡姿依然動人，即使過了許久，還是和當時一樣。你雙眼凝視著她，為了她，你覺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
「很快就行了。」你吻了一下她的額頭：「再等一下就行了。」﻿
﻿
溫柔的手撫摸著她的頭髮，髮絲下是那個熟悉的倒十字架。





往生道【二】



聽說如果刀夠快的話，噴出來的血會像風聲一樣好聽。﻿
﻿
「這⋯⋯你究竟是誰？」﻿
﻿
「你不用知道。」你冷冷的道，右手正握著刀。﻿
﻿
呼。﻿
﻿
接著撲通一聲，男人就這樣倒在彌敦道上。﻿
﻿
「啊⋯⋯啊⋯⋯啊⋯⋯」刀鋒命中他的頸動脈，巧妙而精準，縱使他雙手再用力按住傷口，還是阻不了血如湧泉般溢出。不一會兒，血就流成了河，而他就只有在絕望中掙扎著，在痛苦中扭動著，喉嚨深處發出歇斯底里的低吼，卻什麼都做不到。﻿
﻿
「第六個。」你蹲下來，抓住半生不死的他。﻿
﻿
「為⋯⋯什⋯⋯麼⋯⋯」他死瞪著你。﻿
﻿
其實一個人可以有很多種死法，但沒有人會想死得不明不白，雖然到最後還是殊途同歸，但我們都需要一個答案，所以即使死到臨頭，他的眼神還是十分銳利的。﻿
﻿
「貪婪，讓你罪有應得。」﻿
﻿
審判完畢，這是你的裁決。﻿
﻿
你把刀鋒對準心臟，使勁一推，銳利的眼神從此失去光芒，地獄的大門把他拉了進去。最後，你在他的額頭上刻上一個倒十字架，儀式完成。﻿
﻿
「差不多要月圓了。」你抬頭望向天空：「還剩下最後一個。」﻿
﻿
把染紅的刀藏好，深呼吸，你再次走到人群之中。離開鬧市，在街上隨便買了一份晚餐，確保身邊沒有異樣之後，就往家的方向回去。﻿
﻿
「老婆，我回來了。」﻿
﻿
你走進家門，把鐵閘拉上，將今晚的晚餐拿到廚房加熱後，就躺到沙發上。﻿
﻿
「本案是近一個月來第六宗同類型謀殺案，死者為六十五歲男士，任職法官，事前曾經捲入一宗高官貪污案之中，未知是否與案件有關。案發時有目擊者見到死者曾在街上與一名男人發生糾纏，其後被人用刀刺死，倒卧街上，送院後證實死亡。」﻿
﻿
叮的一聲，加熱完畢。你把晚餐搬到電視機前，邊吃邊留意著電視裡的新聞報導。﻿
﻿
「油尖旺重案組指揮官表示雖然行兇動機未明，但大致已經鎖定⋯⋯」﻿
﻿
此時，你的電話響起，比原定的時間早了一點，你有點意外。﻿
﻿
「明天就是月圓，你有什麼打算？」﻿
﻿
「把要辦的事辦好。」﻿
﻿
「好吧。最後一個人，我已經幫你找到了。但這次有點危險，你一個人行嗎？」﻿
﻿
「時間，地點。」﻿
﻿
「明晚九時，尖沙咀警署。」﻿
﻿
尖沙咀警署，或者你早就應該想到，這個世界上大概沒什麼人比牠們更適合成為第七個人，你為自己即將完成大業而興奮著。﻿
﻿
此時，外面突然下起大雨，雷聲大作。﻿
﻿
雖然作為鬼門大開的農歷七月，這些異樣見怪不怪，但接下來要發生的事，讓你始料不及。﻿
﻿
叮噹。﻿
﻿
叮噹叮噹。﻿
﻿
家裡的門鈴響了，你大惑不解。現在已是夜深，有什麼人會選擇在這個時份拜訪呢？警覺的你從防盜裝置裡往外看，然後列嘴一笑。﻿
﻿
兩個軍裝警員正站在你的家門之外。﻿
﻿
「我還未來得及找你們，你們就自動送上門？」﻿
﻿
你拾起了刀，準備就緒。因為你知道：憤怒，是通往救贖的最後一關。





往生道【三】



從前有一個傳說，講只要在農歷七月鬼門大開的時候，把七個罪有應得的人送往地獄，就可以讓一個已故的靈魂獲得救贖，特赦重返人間。﻿
﻿
這個傳說是你妻子多年前親口告訴你的，你始終不知真偽，但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
﻿
＊﻿
﻿
叮噹。﻿
﻿
你把刀藏在身後，拉開鐵閘，兩個軍裝警員正從容不迫地看著你。﻿
﻿
「先生，有關最近的連環兇殺案，我們警方收到消息疑犯可能會在附近幾座大廈出沒，想問一下你有沒有見到什麼可疑的人？」﻿
﻿
「沒有。」﻿
﻿
「那麼最近大廈有沒有多了陌生男人出入？」﻿
﻿
「對不起，我沒有留意。」﻿
﻿
「好吧，如果你有任何消息，可以隨時再與我們警方聯絡。」正當前面的警員想要走的時候，後面較資深的那位卻截停了他：「先生，你是一個人住的嗎？」﻿
﻿
「不，我和老婆兩個人住。」﻿
﻿
資深警員看了一眼丟到屋外的外賣垃圾和一堆不太尋常的黑色膠袋然後問：「我可進來看一眼嗎？」﻿
﻿
你保持冷靜，讓開了路：「一眼就好了。」﻿
﻿
他點了點頭，吩咐年資較淺的警員留在門外守候。然而環顧四周，凌亂不堪。除了幾張合相以外，屋內似乎沒有第二個人生活的痕跡。這裡真的還有第二個人嗎？為此，他提高了警覺。﻿
﻿
「這⋯⋯是什麼味道？」資深警員望著你妻子的房間，在猶豫中逐步靠近。﻿
﻿
「或者家裡太久沒打理，潮濕發霉。」﻿
﻿
「真的嗎？」資深警員來到你妻子的房門外：「氣味好像是從裡面傳出來的。」﻿
﻿
咔咋，正當警員想要打開房門之際，呼，像風的一聲，一道血飛淺到牆上，接著撲通一聲，警員就這樣跪在她的門前。﻿
﻿
「啊⋯⋯啊⋯⋯啊⋯⋯」﻿
﻿
同樣的刀痕，同樣的低吼，絲毫不差。﻿
﻿
他的同胞聽到這一下跪地聲，見勢色不對，便想要進屋查看。怎料他還未來得及搞清情況，你便已經揮刀衝了過去。﻿
﻿
「你想幹什麼？」敏捷的他擋開你的進攻，刀鋒只劃破了他的衣袖：「想殺警嗎？」他本能地想要拔槍反抗，你便順勢拉近距離想來一場埋身肉搏：「憤怒，讓你們同時成為第七個人。」﻿
﻿
你揮刀向前，他瞬身躲避。他試把手槍對準，你用力壓低槍頭。敵進我退，敵退我追。這樣你推我撞的糾纏維持了好一陣子，但你們始終找不到對方的破綻，直到一瞬間，你們同時失去重心跌在地上，然後轟隆，傳來一下槍聲。﻿
﻿
痛。﻿
﻿
子彈打中你的腹部。﻿
﻿
「咳⋯⋯痛⋯⋯」﻿
﻿
突如其來的劇痛讓你差點昏掉，你吐出一口鮮血。如果人生真有走馬燈，你看到的全是她的臉孔。﻿
﻿
「老婆⋯⋯就差這麼一步了⋯⋯」﻿
﻿
七條人命，七個罪有應得的靈魂。如果愛情是這樣輕易忘記，你不會為她置身險境。事到如今，就只差最後一步了，你不能輸，你必需站起來走下去。﻿
﻿
「去死吧⋯⋯可憐的人們！」﻿
﻿
按著肚皮上的傷口，你從地上一躍而上，忍著劇痛，用盡最後的力氣猛地一刺，當年輕警員還留在原地未回得過神來，刀鋒就已經直插他的胸膛。﻿
﻿
呼。﻿
﻿
這刻，你不自覺地笑了。﻿
﻿
接著，你又再次倒下，直至失去知覺，地獄的大門把你也拉了進去。﻿
﻿
＊﻿
﻿
月圓之夜，鴉雀無聲。﻿
﻿
三個人的屍體就這樣在客廳裡躺了一天一夜，直到房門打開，一個年輕女子從房裡走了出來。﻿
﻿
「想不到我只說過一次的話，你就這樣記住了。」她來到你的身邊，親吻一下你的額頭。﻿
﻿
「雖然現在有點狼狽，但不緊要吧。」溫柔的手撫摸著你的頭髮：「明年今日，將會是我們重聚的日子。」﻿
﻿
她拾起地上的刀，走出家門。髮絲底下，是那個熟悉的倒十字架。


完





黑色眼睛



從小我就很討厭媽媽。﻿
﻿
真的，自從我五歲那年開始，我就一直討厭我的媽媽。原因：她有一雙黑色眼睛。我的意思是完全黑色的，連眼白也是黑色的眼睛。﻿
﻿
但黑色眼睛就很惹人討厭嗎？不。只不過有一次她到學校接我的時候，她的黑色眼睛不小心把校裡的小朋友都嚇壞了，自此就有人把她說成巫婆，會抓小孩的那種巫婆，惡毒，狡猾，冷血，殘忍。而我呢，就成了巫婆的女兒。為此，還很年輕的我顯得十分懊惱，因為這雙眼睛，我成了校裡被杯葛被取笑的對象。﻿
﻿
「那對眼睛代表了作為母親的愛，長大以後你就會明白的了。」婆婆總是在我難過的時候說。﻿
﻿
然而我今年已經二十八歲，家裡還有一個三歲大的女兒，我還是不明白這與愛之間有什麼關係。﻿
﻿
但，都沒所謂了。﻿
﻿
婆婆在幾年前因一場大病離開了我們，結婚之後我也順理成章地離開了家，對於黑色眼睛的秘密，我已漸漸變得不再在乎。﻿
﻿
或者這都是當年婆婆為了安慰我，順便說說而已。﻿
﻿
這些年來我都是這樣想的。﻿
﻿
「那對眼睛代表了作為母親的⋯⋯」﻿
﻿
突如其來的思緒讓我失了神，回憶害我幾乎忘了自己正站在馬路前面。﻿
﻿
「媽媽，雪糕車啊！」﻿
﻿
「嗯？」﻿
﻿
女兒的聲音把我拉回現實，只不過我還未來得及認清面前的情況，她就已經擺脫了我的手，一支箭的往馬路對面的雪糕車跑去。可是，路燈還是紅色的。﻿
﻿
「小心啊，不要亂⋯⋯」﻿
﻿
砰。﻿
﻿
一輛貨車把我正在橫過馬路的女兒撞到。﻿
﻿
「⋯⋯跑。」﻿
﻿
我站在原地，一時間給不了反應。很快一陣寒意從背脊爬上頭頂，頭皮發麻，雙腿一軟，我就這樣倒在地上。﻿
﻿
什麼？﻿
﻿
偌大的心痛讓眼淚不由自主地落下，嘴唇像冬天般顫抖著，大半天說不出半句話來。﻿
﻿
「⋯⋯女⋯⋯兒。」﻿
﻿
慢慢淚水變成了血，眼白轉化成黑。﻿
﻿
然後，我就昏倒了。﻿
﻿
自從那天起，我的右眼再看不見光。但當我一覺醒來，女兒卻離奇地躺在我的身邊，睡得正香，剛才發生的事就好像夢一樣消失了，什麼都沒發生過。當時我看一眼時鐘，時間回到意外當天的早上，我起床看一眼牆上的鏡子，只見右眼全是深邃的漆黑。﻿
﻿
就在這一瞬間，我好像明白了什麼。﻿
﻿
沉思良久，我伸手取來擱在床邊的手機，撥了一通早就該打的電話：「媽，我們今晚回來一起吃晚飯好嗎？」


完





愛情斷捨離



這是個風和日麗的下午，你正在房間裡收拾著。﻿
﻿
第一次約會的戲飛、那年淺草寺前的合照、幾本不屬於你家的小說、一些還沾著餘香的毛衣與內褲。﻿
﻿
你把所有關於她的，或會讓你想起她的東西一一整理出來，放進預先準備好的紙皮箱內，連同你們一路積存下來的感情和回憶，埋在床下底一個不見天日的地方。﻿
﻿
臨行前，你在箱子上寫道：Chloe，Dec 2019。﻿
﻿
大功告成。﻿
﻿
把過往的一切小心翼翼地保存在家裡一個看不見的角落，不見不碰，但又不願捨棄，這是你對感情的告別式。﻿
﻿
然而正當你想休息之際，房間裡的舊海報吸引著你的視線。﻿
﻿
那是電影《Before Sunrise》的海報，是她親手掛在你牆上的。還記得那年冬天，天寒地凍，你們在房間裡互相取暖，那是她送你的聖誕禮物，因為她知道你喜歡。﻿
﻿
「答應我，就讓這幅海報一直掛著，直到你不再愛我為止。」她親吻你的額頭，擁著你說。﻿
﻿
然而許多年過去，物是人非。﻿
﻿
你把海報從牆上除了下來，想要把它一同放進紙皮箱裡，怎料咔喳一聲，一張紙條從海報的背後掉到地上，你拾起來看，赫然發現那是她的字跡。﻿
﻿
“Dear Charlie,﻿
﻿
Thank you and goodbye.﻿
﻿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or what you’re doing, or who you’re with. I will always honestly, truly, completely love you. ﻿
﻿
Yours Chloe”﻿
﻿
你拿著紙條，她從前的溫柔催化著你的淚線。﻿
﻿
難道她一早就知道這天的來臨嗎？﻿
﻿
懊悔不已的你把海報放回原位，打消了原來的念頭。就在此時，你的電話響起。﻿
﻿
「寶貝，東西我都買好了，現在可以上來了嗎？」﻿
﻿
這是Jennifer，Chloe從前的閨蜜。﻿
﻿
聽著新歡的聲音，你黯然低頭，牆上的海報似是在提示著你，你永遠都是一個不忠的賤男。


完





旅人



午夜時份，你摟著她在床上纏綿。﻿
﻿
「在我認識的男人裡面，你算是挺溫柔的。」她睡在你的胸膛上，手指劃著圓圈。﻿
﻿
「你有遇過很多男人嗎？」你笑著說。﻿
﻿
「沒有啦，討厭。」她被你這樣一逗，也忍不住笑了出來。﻿
﻿
「其實溫柔不溫柔，我倒是不知道。」你撫摸著她的頭髮，底下的肌膚就像雪花一樣白嫩：「只是在你面前，我不忍心而已。」﻿
﻿
她從床上爬了起來，轉身騎在你的身上：「口甜舌滑，你對每一個女人也是這樣的嗎？」﻿
﻿
「就只有你。」﻿
﻿
你雙手抱著她的纖腰，吻了下去，接著又是一陣翻雲覆雨。﻿
﻿
其實在你的人生之中，遇過的女人有很多，各式各樣包羅萬有，但就沒一個女人能夠與她相比。她是Rachel，你的未婚妻。﻿
﻿
「說你愛我。」她的臉泛著嫣紅。﻿
﻿
「才不要，太老套了。」你打趣地說。﻿
﻿
她眯著眼睛漸漸靠近，鼻尖碰著鼻尖：「那該說什麼才好？」﻿
﻿
If you ever left me, I’d tear my heart out and never put it back.
﻿
聽著，她吻了你額頭一下。﻿
﻿
I don’t want to waste any more of my life without you in it.﻿
﻿
聽著，她吻了你後頸一下。﻿
﻿
Love is too weak a word for the way I feel.
﻿
聽著，她鑽進了被窩底下。﻿
﻿
吻著吻著，你們墜入了夢鄉。後來不知過了多久，再次張開眼，窗外傳來了光，又是新一天的清晨。﻿
﻿
然而此時你從床上醒來，卻發現枕邊的她不見了。﻿
﻿
「Rachel？」﻿
﻿
你走出客廳，什麼人都沒有。你步進廚房，什麼人都沒有。你打開書房的門，什麼人都沒有。你回到主人房裡，還是什麼人都沒有。﻿
﻿
「Rachel？」﻿
﻿
幾聲呼喚之後，一個穿酒紅色晚裝高踭鞋的女人從洗手間裡走了出來：「是你在找人嗎？誰是Rachel？」﻿
﻿
你看著她，彷彿記起了什麼。﻿
﻿
其實Rachel在三個月前就已經跟你提出了分手，眼前這個女人，只不過是昨晚你在酒吧裡帶回家的一個陌生女子，你不認識她，她不認識你，你依稀記得她的名字叫Chloe，不是Rachel。﻿
﻿
「對不起，我想我只是⋯⋯認錯人了。」﻿
﻿
「這也難怪的。」她笑起上來很好看：「畢竟你昨晚可是喝了很多酒噢。」﻿
﻿
「真的對不起，昨晚失禮了。」你顯得有點不好意思。﻿
﻿
「不，也沒有。」她走過你的身邊：「我有事要先走，謝謝你的招待。」﻿
﻿
她正想要踏出大門，你便從後叫停了她：「我們⋯⋯還會再見嗎？」﻿
﻿
「嗯，還是不好了。」她溫柔地說。﻿
﻿
You’re still searching for Rachel in every woman you met.





旋木【一】



Monday﻿
﻿
「對不起，我還是忘不了她。」﻿
﻿
說你傷心不如說你很不解。昨天還好好的，然後今天突然一句忘不了前度就分手了，這些日子以來的感情好像從來沒發生過一樣，說散就散，甚至連一句好好道別的說話也沒有，他就這樣靜悄悄地離開了你的生活。﻿
﻿
那一晚，悶悶不樂的你獨個兒回到家，打開冰櫃，喝了很多平時不會喝的酒，咕嚕咕嚕的，不分純酒烈酒照樣倒進口裡。﻿
﻿
結果未到半夜，就在家裡醉了。﻿
﻿
然而失戀的時候越醉，便越容易犯錯。酒入愁腸，這晚，在半醉半醒間，你做了一件連自己都想像不到的事情。﻿
﻿
翻開電話簿，你打了個電話給他。﻿
﻿
「喂？」﻿
﻿
「嗨，我剛失戀了，你可以陪我出來喝些酒嗎？」﻿
﻿
「⋯⋯你⋯還好嗎？」﻿
﻿
「不好，十分糟糕，快要在家裡醉死了，心裡也難過得快要窒息，本來朋友就已經不多，這次連他都選擇不辭而別，我在想究竟自己是不是做錯了些什麼，為什麼老天爺好像很討厭我似的，我很難受，我很空虛，我很寂寞，所以，所以，所以你可以出來陪我喝杯酒嗎？」﻿
﻿
這時電話的另一邊靜了幾秒。﻿
﻿
「嗯，好吧。」﻿
﻿
不知是有心或是無意，多年沒見的人，本來就已經沒什麼交集的了，卻因為你酒後的一些胡言亂語，陰差陽錯，給了自己一個機會，重遇這一個人。﻿
﻿
「還記得以前的老地方嗎？」﻿
﻿
「怎會不記得？」﻿
﻿
於是，你就在街上等著。不久，他便從遠處步近。﻿
﻿
相遇之際，他點頭，你微笑。你定神看著他，從前的記憶一湧而進，一切的甜酸苦辣，五味雜陳。可幸的是，幾巡酒過，你發現這個男人他始終沒變，仍然是那樣溫柔，那樣體貼。這裡就只有你，一個人鬱鬱寡歡。﻿
﻿
他，是你的第一任前度。Frederick。﻿
﻿
＊﻿
﻿
這時的愛情對你來說，是絕望裡的救命草。





旋木【二】



Tuesday﻿
﻿
後來發生的事，你都記得不太清楚了。英倫酒吧、爵士樂隊、威士忌和他成了你昨晚最後的記憶。﻿
﻿
這天陽光正好，微風不燥。﻿
﻿
一抹清晨的陽光照在你的臉上，讓你還在宿醉的身體暖和了不少。你從床上醒來，視野迷迷糊糊的，兩邊太陽穴的地方隱隱作痛，喉嚨乾得像裂開了一樣。然而正當你想找杯水解渴之際，你轉頭一看，卻發現有些不妥。﻿
﻿
等一等，這不是我的家啊？！﻿
﻿
「你醒了嗎？」一把熟悉的聲音從門外傳來。﻿
﻿
「⋯⋯這⋯什麼回事？」﻿
﻿
「果然。」Frederick在門外笑著說：「你昨晚喝太多了，醉到連自己究竟是住香港九龍還是新界都講不出來，我又不想帶你去酒店，所以唯有先帶你回我家囉。」﻿
﻿
嗯，沒錯，你昨晚都醉成這個樣子了，還怎回得到家？﻿
﻿
「所以昨晚我們⋯⋯？」你羞澀的問。﻿
﻿
「沒有。」他很快就明白了你的意思：「你睡房間，我睡沙發。」﻿
﻿
你點了點頭：「⋯⋯是這樣嗎？」﻿
﻿
其實因為酒醉而在陌生男人家裡醒來，你不是沒有試過，但就只有今次，你不但沒有反感，而且在心裡那不為人知的深深處，還感到一份安心，就好似在說，幸好我是在這個男人的家裡醒來，不然的話，就慘了。﻿
﻿
「所以，我想我還欠你一句謝謝噢。」﻿
﻿
「那又不用，你現在餓了嗎？想去吃個早餐嗎？」他提議道：「雖然現在有點早，但街角那家店可是有很好吃的Blueberry muffin啊。」﻿
﻿
Blueberry muffin，他還記得。﻿
﻿
這時你看一眼手錶，見距離上班尚有一點時間，便爽快答應了：「可是今次你要讓我請你的。」﻿
﻿
「沒問題，你肯請就最好啦。」他笑了，所以你也笑了。﻿
﻿
然後就有這麼的一瞬間，你在想：﻿
﻿
He might not be the worst person in the world to be stuck with.﻿
﻿
＊﻿
﻿
這時的愛情對你來說，是失而復得。





旋木【三】



Wednesday﻿
﻿
「我可以再見你嗎？」﻿
﻿
分別之前，他這樣跟你說。於是，你們順利成章地約會了。﻿
﻿
「這裡還挺漂亮的。」餐廳裡，你們聽著音樂聊著天。﻿
﻿
他跟你說這幾年來他去過很多地方，最難忘的是古巴，最忘不了的是東歐的女孩。你說這些年來你都沒有走遠，西環碼頭的日落你最喜歡。﻿
﻿
他跟你說他父母早幾年分開了，哥哥成家立室生了兩個孩子。你說你已經很久沒見過媽媽，上次見面大概是去年中秋，有時候忙，想家都回不了。﻿
﻿
「想跟我出去走走嗎？」﻿他說只有散步我們才算真正聊天。﻿
﻿
於是飯後，你們就去了散步，從深水埗一路走到尖沙咀。﻿
﻿
在路上，他提議玩一個遊戲：「我們輪流發言，但必須要用『如果可以的話』作開首，怎樣？」﻿
﻿
「這遊戲是你剛想的嗎？聽起來好無聊噢。」你笑著說。﻿
﻿
「無聊不無聊，玩一下再說。」﻿
﻿
你想，在這漫漫長夜，隨便玩個遊戲也不過份，於是就點了點頭，說：「如果可以的話，回家前我想吃杯雪糕。」﻿
﻿
「如果可以的話，明天我不想上班。」﻿
﻿
「如果可以的話，我想把家裡的舊沙發換掉。」﻿
﻿
「如果可以的話，這個冬天我想去看雪。」﻿
﻿
「如果可以的話，希望每個人都能快樂地活著。」﻿
﻿
走在彌敦道上，街燈把你們的影子拉得很長。雖然現實中可是沒那麼多的如果，但給你們這樣胡亂說說，倒是挺高興的。﻿
﻿
「如果可以的話⋯⋯」﻿
﻿
直到有一刻，他突然牽著你的手。﻿
﻿
始料不及。﻿
﻿
「如果可以的話，當年我不會一走了之。如果可以的話，回來的那晚我就應該馬上找你。如果可以的話，請讓我彌補遺憾，從今以後，陪著你走。」﻿
﻿
聽著的你先是楞了一楞，然後四目交投，就心軟了。﻿
﻿
這是一種久違的心動。﻿
﻿
「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你那晚睡的，不是沙發。」﻿
﻿
＊﻿
﻿
這時的愛情對你來說，是命中注定。





旋木【四】



Thursday﻿
﻿
漸漸你已經習慣了他的氣息。﻿
﻿
這晚你特意提早時間下班，就是為了回家親手烹調私房晚餐。﻿
﻿
老實說，作為一個女生，你的廚藝並不精湛，甚至可以算是生疏。但同時作為一個女朋友，你覺得好好歹歹都要給男朋友煮一頓飯，有道說要留住他的心，先要留住他的胃，想著想著，便更覺得應該要煮些簡簡單單，但又不失體面的。﻿
﻿
「牛排，挺體面的。」你媽媽在電話裡說。﻿
﻿
「不會很難嗎？」﻿
﻿
「如果連一塊牛排都煎不好，」她取笑道：「我勸你以後都不要再進廚房了。」﻿
﻿
嗯，就這樣吧。﻿
﻿
為了省些麻煩，事前你先在超級市場裡搜羅了今晚所需的食材，牛排大蝦意粉蘆筍蕃茄蘑菇，做好預備工夫，那麼當晚回家以後，只需要十數分鐘，就可以送上餐檯。﻿
﻿
這時你一切準備就緒，就只差他了。﻿
﻿
「嗨，你今天什麼時候回家？」﻿
﻿
「對不起噢，今晚可以會晚一點，要加班啊。」﻿
﻿
「不緊要不緊要，我等你。」﻿
﻿
加班嘛，人之常情，你並沒有放在心裡，還滿心期待地佈置著餐檯，在想究竟應該用什麼餐巾放什麼蠟燭，意粉煮多少牛排煎多熟。怎料你這樣一等，就等到差不多夜深。﻿
﻿
後來等到他回家的時候，你已經在沙發上睡著了。﻿
﻿
「嘻，睡得還挺香的。」﻿
﻿
他放下西裝，拉高衣袖。﻿
﻿
砰砰碰碰，砰砰碰碰，半睡半醒間，你聽到廚房裡傳來些零碎的雜聲。嗞嗞喳喳，嗞嗞喳喳，或者你太餓了，總覺得有一陣陣香味滲進你的夢裡。﻿
﻿
後來你發覺有人偷吻了你一下，也牽住你的手，才赫然發現原來他不但止回家了，還替你完成了未完成的事，一眨眼，晚飯就煮好了。﻿
﻿
「⋯⋯怎麼⋯都煮好了⋯⋯我還想⋯」﻿
﻿
「你都睡成這樣了，還好意思要你煮嗎？」﻿
﻿
此刻，你的心徹底地融化了。如果他有仔細看你的樣子，或者會發現你的眼睛已變成了兩個心形。﻿
﻿
「好啦，快來食飯吧，牛排要涼了。」﻿
﻿
這時你拉住了他的襯衫，扭擰地搖搖頭，關掉了客廳的燈：「不，晚飯可以等，但有些事可是等不了的。」﻿
﻿
「親我一下。」﻿
﻿
＊﻿
﻿
這時的愛情對你來說，是靈也是慾。





旋木【五】



Friday﻿
﻿
「你猜如果貓會講人話，牠們會怎樣說我們呢？」你翻著雜誌，懶洋洋的躺在沙發上。﻿
﻿
「不知道呢，大概是在鄙視我們吧。」而他的眼睛卻從沒離開過手機畫面。﻿
﻿
「鄙視？有這麼嚴重嗎？」你又翻了一頁雜誌。﻿
﻿
「之前我去意大利威尼斯旅行的時候，曾經住過一間有養貓的民宿。那裡的人很友善，風景也很美，但唯獨是那隻貓老是看我們不順眼，一有機會就來抓亂我們的行李。」他淡淡地說：「然後有一次我們剛回來，門還未關，牠突然一個箭步衝了出去，攔也攔不住，害我們東找西找，找了牠好半天，最後抱牠回來的時候還得被牠咬傷，我想牠應該是受夠了我們吧。」﻿
﻿
「嘻，我反而覺得那隻貓挺有性格的。」﻿
﻿
他不屑地說：「那是因為被咬傷的不是你而已。」﻿
﻿
「我跟貓很合得來的，牠們才不會咬我。」說著，你放低雜誌望著他：「不過話說回來，你跟誰去意大利了？」﻿
﻿
「⋯⋯嗯⋯⋯朋友。」﻿
﻿
嗯。﻿
﻿
然後客廳安靜了良久。﻿
﻿
「嗨，你之前推介的那套電影，我看了。故事寫得很美。但更多的是讓我想起你。」﻿
﻿
你有點驚喜，也有點驚訝：「怎麼了？覺得我像梁洛施一樣漂亮嗎？」﻿
﻿
「不是啦。」他笑著解釋：「從前的你不是很想到澳門過生日的嗎？就是那間山上的酒店，那時候你經常嚷著要去要去。現在我看著電影，看著澳門的風景，想起你的話，便想帶你到山上走走。」﻿
﻿
「噢不用啦，我上年去過了。」你繼續翻著雜誌。﻿
﻿
「去過了？」﻿
﻿
「對啊。」你說：「因為之前實在講過太多次了，覺得如果今次還是光說不做的話，或者以後都不會再有動力去完成任何事情，而且澳門嘛，只是澳門而已，來回也不過兩三個小時，這壓根底兒是件很容易辦到的事，差就只差踏出門口的決心，所以後來想著想著，便出發了。」﻿
﻿
「那麼，好玩嗎？」﻿
﻿
「好玩是好玩，但澳門這地方實在太小了，也玩不了多久。要不是他⋯⋯」﻿
﻿
你頓了一頓，意識到自己講錯說話。﻿
﻿
「要不是⋯⋯有人提議到賭場逛逛，可能我們不用半天就回來了。」你小心翼翼地說。﻿
﻿
嗯。﻿
﻿
然後客廳又安靜了良久。﻿
﻿
＊﻿
﻿
這時的愛情對你來說，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的事。





旋木【六】



Saturday ﻿
﻿
「你究竟去了哪裡？」﻿
﻿
約好要見面的一天，他突然毫無先兆地失了蹤。﻿
﻿
電話打不通，短訊沒有回覆，身邊的朋友也不太清楚他的行程，你就這樣一直焦急地等待著，直至深夜時份，他才斯斯然回家，回來的時候，也就一臉無知的樣子。 ﻿
﻿
「沒什麼，就是去了同事的家裡玩了一下。」這時的他還未意識到有什麼不妥。 ﻿
﻿
「是嗎？」你裝作平靜：「男的還是女的？」﻿
﻿
「男的女的也有，就是普通同事的聚會。」﻿
﻿
「那麼別人的家好玩嗎？」﻿
﻿
他看了你一眼，留意到你的臉色不太好看，覺得你可能是呷醋了，便來摟著你的腰示好：「也沒什麼，只是有人搬新屋，就當是新居入伙請我們同事上去打一下電玩，喝一點酒，後來興之所至所以聊天聊久了，才晚了點回來。」 ﻿
﻿
「你的電話呢？留在朋友家了嗎？」 ﻿
﻿
他把手機掏出，熒幕沒有反應：「嗯，可能剛好沒電了。」 ﻿
﻿
「可能剛好沒電了。」你用力地重覆著他的說話，然後冷冷的道：「但你記得你今天本來約了誰嗎？」﻿
﻿
世界彷彿靜了一秒。 ﻿
﻿
「今天⋯⋯？」 ﻿
﻿
他試著回憶，不過一時間真的想不起來。 ﻿
﻿
「算了吧。」你把他的手鬆開，獨個兒走回客廳：「你今晚本來是約了我的，不過算了吧，看來別人的家比你自己的家有趣得多。」 ﻿
﻿
「今天？是今天嗎？」他如夢初醒：「我們之前不是說好約在後天的嗎？」 ﻿
﻿
「我昨晚臨睡前就已經提醒了你一次，是今天，你也就嗯了一聲不知可否的。然而說話你是肯定聽到的了，不然你也不會回話，只不過聽到之後有沒有放在心上呢？我想也沒有啦，對不對？」此刻你的臉上除了難看，還是難看。 ﻿
﻿
「電話不通，訊息不回，然後一句電話可能剛好沒電了，就害我在家裡焦急地等了一整個晚上。那時我還怕你出意外，到處找你的朋友，但到頭來，原來是我杞人憂天，是我想太多了。」 ﻿
﻿
他見勢色不對，也趕忙道歉認錯：「不如這樣吧，明天我把一整天的時間都用來陪你，就當作補償，怎樣？」 ﻿
﻿
你的眼神裡盡是失望。 ﻿
﻿
「其實如果你只是忘了跟我約會，就算了。但你今晚除了約我以外，還有我的媽媽。」 ﻿
﻿
噢，糟糕了。﻿
﻿
唯有說到這裡，他才把所有事情清楚記起。不過一切都已經來得太遲：「我⋯⋯」 ﻿
﻿
咔喳一聲，你關上房門，背影消失在黑暗之中。 ﻿
﻿
＊﻿
﻿
這時的愛情對你來說，是躁動是忐忑是坐立不安。





旋木【七】



Sunday﻿
﻿
「如果我要去紐約三年，你會跟我去嗎？」﻿
﻿
七月份的午後，無論室外室內都熱得要命，上街就如掉進一鍋濃稠的熱粥，不宜久留。為此，你們趁著假日不用上班，決定精明地安坐家中，享受新買的空調，看幾套電影，實行足不出戶，直至天氣先生另行通知。﻿
﻿
「紐約？為什麼？」你沒太在意。﻿
﻿
「公司說紐約那邊有一個空缺，是一個晉升的好機會，覺得我是個適合人選，來找我談了一下，問我有沒有興趣，合約為期三年。」﻿
﻿
「等一下。」這感覺不對，你皺了皺眉：「言下之意你是認真的嗎？」﻿
﻿
「認真，我當然是認真的啦。」﻿
﻿
紐約，美國人口最多的城市，全城人口高達差不多九百萬人，與香港有密切聯繫，也剛好有著十二小時的時差，也就是說，香港的日出，約莫就等於美國的日落了。﻿
﻿
「當然不行啦。」你正納悶著：「我怎能夠謬謬然跟你去紐約三年？」﻿
﻿
「為什麼？」﻿
﻿
「為什麼？」你沒好氣地嘆了一聲：「我的一切都在香港，我的工作我的朋友我的媽媽我的生活我的所有所有都在這座小島之上，我又怎能一下子掉低這些東西跟你到紐約呢？」﻿
﻿
「你還有我嘛，我們可以到紐約重新開始。」﻿
﻿
「我們？」你冷笑一聲：「這裡就只有我需要重新開始罷了。」﻿
﻿
「我知道你擔心，不過工作可以再找，朋友也可以再識的啊，就算要回來探媽媽，也是幾個小時的飛機而已。」﻿
﻿
「Frederick，我今年三十歲了，已經不是那個還有大好青春可以消耗的年紀，而且你不是答應過我，如果可以的話，不會再一走了之的嗎？你不是答應過我，如果可以的話，會一直陪著我走的嗎？這些承諾就不算數了嗎？」﻿
﻿
當日彌敦道上的說話，你還言猶在耳。﻿
﻿
「算數，當然算數，要不然我也不會來叫你跟我一起走啊。」﻿
﻿
看進他的眼神，你知道他還是不太明白：「人家給你這個機會，我也替你高興，但是我⋯⋯」﻿
﻿
他突然單膝跪在地上，從口袋裡掏出一隻戒指。﻿
﻿
「那麼我們結婚吧。」﻿
﻿
嗨？﻿
﻿
滴答滴答。﻿
﻿
客廳靜得可以聽到掛鐘的聲音。﻿
﻿
＊﻿
﻿
這時的愛情對你來說，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旋木【八】



Monday﻿
﻿
「如果你是因為這個原因來跟我求婚，對不起，my answer is no。」﻿
﻿
嗯，很諷刺吧，明明求婚是一件很浪漫的事，一生就只有一次，但你看著這個跪在你臉前的男人，看著這枚戒指，卻有一瞬間，覺得他其實已經沒從前般的愛你了。﻿
﻿
自從那天起，你就一直逃避他。﻿
﻿
沒接他電話，沒聽他留言，沒看他訊息，沒再回去同居的家，避開他喜歡去的地方，甚至上班下班都選擇走不同的路，為的就是一點空間。﻿
﻿
然而這晚深夜，房間裡，你的電話響過不停。﻿
﻿
終於，你還是下定決心接了。﻿
﻿
「喂？」﻿
﻿
「嗨，對不起，但我有些說話必需跟你講。」﻿
﻿
「你講吧，我都在聽。」﻿
﻿
「紐約的事，如果你不想的話，我們就不去了。結婚的事，如果你不想的話，我們就再等一下。總之如果有什麼你是不想的，就先別想，我們遲一陣子再決定。在這段時間裡，我都想清楚了。我⋯⋯不想你離開我，怎樣也好，不要丟下我一個，可以嗎？」﻿
﻿
關掉房燈坐在床前，能夠再聽到他的聲音，你倒是挺高興的。﻿
﻿
但你把掌手放在胸間，仔細地感受，卻發現自己的內心如湖面一樣平靜。以前那種小鹿亂撞的暖流，那種虐心，那種咕嚕咕嚕像蝴蝶飛舞熱水沸騰的感覺，就像流水間的落葉一樣，飄得很遠很遠。你不再是從前的自己，以後也不會再是。﻿
﻿
想到這裡，你大夢初醒。﻿
﻿
其實看著那個跪在你臉前的男人，看著那枚戒指，你之所以會覺得他其實已經沒從前般的愛你，是因為，你也沒從前般的愛他了。﻿
﻿
「嗯，但我已經想清楚了。」你說：「對不起。」﻿
﻿
「⋯⋯為什麼？」﻿
﻿
你輕輕放下一句：「原因，有這麼重要嗎？」﻿
﻿
就掛斷了線。﻿
﻿
＊﻿
﻿
對，你又失戀了。﻿
﻿﻿
那一晚，悶悶不樂的你獨個兒回到家，打開冰櫃，喝了很多平時不會喝的酒，咕嚕咕嚕的，不分純酒烈酒照樣倒進口裡。﻿﻿
﻿﻿
結果未到半夜，就在家裡醉了。﻿﻿
﻿﻿
然而失戀的時候越醉，便越容易犯錯。酒入愁腸，這晚，在半醉半醒間，你做了一件連自己都想像不到的事情。﻿﻿
﻿﻿
翻開電話簿，你打了個電話。﻿
﻿
「喂？」﻿
﻿
「嗨，我剛失戀了，你可以陪我出來喝些酒嗎？」﻿﻿
﻿
故事，又回到最初的起點。﻿
﻿
＊﻿
﻿
這時的愛情對你來說，就像一座旋轉木馬，有上有落有得有失，哭過笑過痛過喊過，但到最後音樂停下，迫不得已人將離場，你會發現自己又再一次回到原地，一切重頭開始。





燃



劃一根火柴，燭光照亮漆黑房間。﻿
﻿
月色下，身披睡袍靠在陽台欄杆，晚風輕撫嫣紅的臉，一呼一吸，盡是浪漫的詩句。﻿
﻿
＊﻿
﻿
劃一根火柴，煙火如流星般墜落沙丘。﻿
﻿
這晚的夜空沒有半分薄暮，海浪聲潮起潮落，揮動衣袖如舞蹈般轉了一圈，彷彿就是披星戴月。﻿
﻿
＊﻿
﻿
劃一根火柴，香薰飄進夢鄉。﻿
﻿
在荒涼的夢裡，記憶散亂而不相連接，心緒猶如困在遠洋的木舟，僅靠著微弱的燈光返航。﻿
﻿
＊﻿
﻿
劃一根火柴，點一支香煙。﻿
﻿
吞雲吐霧，忘憂解困，隔著酒杯觀看山邊的落霞，一口接著一口，想努力忘記沒有他的黃昏。﻿
﻿
＊﻿
﻿
劃一根火柴，開動牆上的火爐。﻿
﻿
把情書掉進火堆，灰燼隨著煙囪上升，要是天邊颳來一陣暖風，是否就可以把情意送進他的心中？





玫瑰



紫醉金迷的夜裡，微燻的兩個人。﻿
﻿
「以前？」她想了想：「來香港以前，在貴州，我跟幾個朋友湊了點錢，大概每人幾萬塊左右，請了個大廚，開了一家餐館賣海鮮。還記得起初的花費是挺多的，單單是門外那個放海鮮的玻璃箱，就花了兩三萬。不過初時生意很好，人們貪新鮮，喜歡去新館子吃飯，就撐了下來。」﻿
﻿
喝了點酒的她，眼神裡萬分情意。﻿
﻿
「不過因為我們幾個人都不會煮菜，就全靠大廚他一個人，所以有機會的話，我會去廚房要他教我一些簡單的，比如蒸魚啊、薑蔥蟹啊、黃金蝦啊什麼的。」﻿
﻿
「所以你的廚藝應該很精湛了吧？」﻿
﻿
「沒有啦。」她苦笑著：「那個大廚就是不太肯教，怕你搶他飯碗的那種。好像是炒菜用的蒜蓉，他每一次都是趁我剛好走開的時候自己調好的，我跟他說：『師父，下次等我回來才弄吧。』他就支支吾吾點了點頭就算，始終沒有教我。」﻿
﻿
「挺狡猾的。」你笑著搖了搖頭。﻿
﻿
「對，很狡猾。」她說得輕描淡寫：「更想不到的是，後來他沒做多久就跑了，直接跑了，連工資也不要的跑了，從此就沒了消息，找也找不到他。」﻿
﻿
「連人工都不要？」你有點驚訝。﻿
﻿
「對啊，我們也不知道原因。」﻿
﻿
她擦亮火柴點起了煙，坐在床上輕輕抽著。﻿
﻿
「但沒辦法，走了就是走了。他走了以後，就唯有我硬著頭皮上，可是廚藝這回事，大家都知道是裝不了的，之後沒過兩三個月餐館就關門了，那些錢也就這樣一去不返。」她低下頭，沉默了許久。﻿
﻿
「然後，我就來了這裡。」﻿
﻿
深呼吸，細長的煙圈悄然消散在霓虹之下，她揉了揉眼睛，避開了你的視線，暗自抹掉臉上的憂傷。﻿
﻿
你仔細打量她的胴體：「你叫什麼名字？」﻿
﻿
「我？」﻿
﻿
「可以告訴我嗎？」﻿
﻿
她沒有回話，反而伸出了右手。在她光滑且白裡透紅的手腕下有一朵黑色玫瑰紋身，在花瓣與花瓣之間紋上了她的名字：Yang Hui。﻿
﻿
玫瑰，帶刺的女人。﻿
﻿
好奇的你想去伸手觸碰紋身，但一瞬間，她就含蓄地收了起來。你看著她側臉的光影，不難明白她的苦衷，迴避，或者因為玫瑰背後所代表的身份，不想輕易遭人沾染。﻿
﻿
「時候也不早了，我們來做吧。」﻿
﻿
「好。」她咬唇道。﻿
﻿
完事後，她先去了洗澡。﻿
﻿
然而你躺在床上往浴室裡看，透過玻璃，還是可以清楚見到她年輕白晢的身體。不過你越看得清楚，就越會想起她剛才說的那番遭遇，想著想著，心裡便覺得愧疚。﻿
﻿
你把額外的一千元鈔票放在檯頭，想趁她仍在洗澡的時候靜悄悄地離開。怎料你還未走到門口，她便赤裸著身體跟了出來。﻿
﻿
「你⋯⋯不洗澡嗎？」她的髮尾還滴著水。﻿
﻿
「不了，我等一會兒還約了人。」﻿
﻿
你們對望之際，房間裡靜了一刻：「嗯，那麼以後再找我吧。」﻿
﻿
說畢，她似笑非笑地點了點頭，在你臉上親了一下，就目送著你離開。﻿
﻿
那一個晚上，你駕著車聽著音樂在深水埗附近轉了很久，電台裡播著的王菲的《愛與痛的邊緣》讓你彷彿若有所思，後來你隨便把車停在詩歌舞街的路邊，打開車窗，看見遠方繁忙鬧市中的大排檔，就想起一件小事。﻿
﻿
「媽，蒜蓉炒菜心裡的蒜蓉要怎麼弄才會好吃？」





戀愛的模樣﻿



今天的課題：戀愛究竟是什麼模樣？﻿
﻿﻿
日本文豪夏目漱石說：「今夜月色真美，風也溫柔。」﻿
﻿
西班牙藝術家畢卡索說：「愛是經驗的，性慾的，美好的。」﻿﻿
﻿﻿
王家衛導演跟著回答：「嗯，就好像說我已經很久沒有坐過電單車了，也很久沒試過這麼接近一個人，雖然我知道這條路不是很遠，我知道不久我就會下車。可是，這一分鐘，我覺得很暖。」﻿﻿
﻿﻿
村上春樹也附和道：「愛是一種很個人的感受，在於你能夠在她身上找到某種『壓倒性震撼我心的東西』，又或是某種『特別為我而預備的什麼』，獨一無二，別人身上絕對找不到，而且也非我的力量所能抗拒。所以你喜歡她，就像一直會被往前沖去似的。﻿」﻿
﻿
然而害羞的Nicole只有低聲唱著：「這些年裡面，你都知我很少到別的店，但若你最終給我來電，你可知道這感覺會點？像一支小蠟燭的光點，讓漆黑的房滿佈光線，像打開考試試卷發現，突然所有答案都看得見。」﻿
﻿
剛好，隔壁房間播著的電影傳來這句對白：「Falling in love is kind of like a form of socially acceptable insanity。」﻿
﻿
所以喜劇演員Taika Waititi也忍不住笑著插嘴：「Love is the strongest thing in the world。」﻿
﻿
然後你一言我一語，課室裡一時間就熱鬧了起來。﻿
﻿
此時，黑板前的老師注意到你始終不發一語，便溫柔地笑著，慢步走到你的身旁：「你呢？對你來說戀愛是什麼？」﻿
﻿
「老師，對不起，我⋯⋯不知道。」﻿
﻿
「傻瓜，不用對不起。」她說：「你試下閉起雙眼，看看你最掛念誰？」﻿
﻿
於是你閉起雙眼，便看到了這一幕。﻿
﻿
日落時份的教室，她坐在你身旁。她好奇你在忙些什麼，你說你在抄詩。她調皮地把你的筆記簿搶了過來，做了個鬼臉，細讀著你的筆跡，然後說你寫的字很美，抄的詩就更美。心動，你把筆記簿取回，順道親了她一下。﻿
﻿
你說若然抄的字不美，便是辜負了詩；若然這刻也不親你，便是辜負了你。﻿
﻿
餘暉映照她白晢的臉，雙眼彷彿成了勾月。﻿
﻿
「我看到了日月同輝。」





錯摸



「你的眼睛很美，很像我第一個女朋友。」﻿
﻿
星期五晚上的夜店，到處都是不懷好意的人，其中又以她這種剛成年不久，持著自己年輕就盡情袒胸露臂，酒量不好，但又選擇獨個兒出現在這些場合的女生最為危險。﻿
﻿
如果說入夜後的中環是座森林，她，就是每一個獵人眼中夢寐以求的純鹿。﻿
﻿
「是嗎？那麼她一定很美的了。」﻿
﻿
「對啊，」眼見她沒有回避，你便直接進入正題：「所以你今晚有沒有空？」﻿
﻿
聽著，她猶豫了片刻：「那就要看你想帶我到哪裡去了。」﻿
﻿
無可否認，這隻純鹿比你想像中易騙。﻿
﻿
就在離開夜店的路上，你們談了很多東西，成年人的世界總有說不盡的故事，當中就不乏一些吹噓自己有多利害多大本事的話題。然而明眼人都知道，裡面很大部分動聽的說話都是一些為了欺騙女人而存在的謊言，例如你虛報自己的學識，例如你訛稱自己的身世，也例如你誇大自己床上的技巧等等。﻿
﻿
可是這晚，有一句說話你始終真誠，她的眼睛的確會讓你想起第一個女朋友。﻿
﻿
「後來她怎樣了？」﻿
﻿
「那年我跟她吵了一場大架，激動起來，不小心講了一些不可收拾的說話，就再找不到她了。」你出乎預料地坦白：「差不多二十年了，她仍然不見蹤影，也許當時實在太失望了吧，反正故意避你的人你是找不到的。」﻿
﻿
「如果可以的話，你想見她嗎？」﻿
﻿
想，很想。但作為一個獵人，才不要在獵物臉前露出自己的弱點：「嗯，我們到了。」﻿
﻿
「哦？這裡是海嗎？」﻿
﻿
沒錯，就像電影裡教會我們的一樣，要追求一個女生，最浪漫的方法依然是要靠月光。﻿
﻿
不過你這晚的做法就與電影裡的有點不同。這晚你先把她帶到海邊散步看月光，後來等到天色夜了，就把她帶回你家裡的床上看月光。原因無他，聽說你家頭上的那片星空特別漂亮，月亮特別的圓。乍聽之下，她也信以為真。﻿
﻿
翌日的清晨，她一個人在廚房裡忙著。﻿
﻿
房外的雜聲讓你從綺夢之中醒來，就在你半睡半醒步出客廳之際，她把一碗剛煮好熱騰騰的即食麵放在飯桌上，麵上有一隻煎成半熟的太陽蛋，而且旁邊還配有大量大量的蔥。﻿
﻿
此時，似曾相識的感覺就更加濃烈。﻿
﻿
你看進眼前少女的眼睛，嚐了一口臉前的麵。﻿
﻿
「這⋯⋯」你顯得有點錯愕：「是誰教你煮的？」﻿
﻿
「我媽媽啊，」她說：「她很喜歡在麵上加很多很多蔥的噢，而且雞蛋不喜歡煎太熟，麵也稍為要硬一點，可以的話，能加一點花椒油就最好了。嘿，幸好你廚房裡什麼都有。」﻿
﻿
她正笑得燦爛，你卻低頭不語。﻿
﻿
嗯，這世上大概沒人比你更熟悉這味道的了。想著，你不禁泛起淚光。





某種責任﻿



復活節過後的星期四，街上熱得彷彿可以看到海市蜃樓，再過五分鐘，我覺得自己就要徹底溶掉，然後跟地上的瀝青融為一體，永遠埋在陽光底下。﻿
﻿
烈日下，我與友人轉身走進灣仔一間電腦商場，沿著樓梯來到二樓，逐家逐戶尋找我們今天的目標。正確來說，是她的目標。﻿
﻿
「我要買兩個新的Switch手掣。」﻿
﻿
「嗨，為什麼？」﻿
﻿
「今晚我第一次帶男朋友回家，你都知我媽媽性格的啦，我怕到時氣氛尷尬，便想買多兩個手掣回家。要是到最後真的撐不下去了，也可以玩Switch分散一下視線。」﻿
﻿
不得不說，這計劃既可笑又荒謬。不過，我也沒有多口說話，畢竟我也了解伯母的性格。﻿
﻿
說一下背景資料，她與我同齡今年二十五歲，早一陣子考上了海關，現在一身短髮清爽打扮。家裡人不多，有一個當空姐的姐姐，一個當律師的姐夫，還有一個凡事依靠她，沒她就照顧不了自己，總是怕別人搶走女兒的媽媽。在這樣的氛圍下長大，難怪會怕媽媽討厭新來的男朋友。﻿
﻿
因為男朋友的出現就是為了來搶走她女兒的啊。﻿
﻿
「但光是靠兩個新手掣，能行嗎？」﻿
﻿
「這也是沒辦法中的辦法啊，見步行步吧。」她說：「我還叫了家姐和姐夫早些回家吃飯，希望家裡熱鬧一點，媽媽就會放鬆一點。」﻿
﻿
結果，那一晚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
不用出動Switch，她媽也沒有難為新男朋友，所有事都恰如其分，唯獨是她男朋友，自從那晚到訪她家以後，就一直悶悶不樂。﻿
﻿
「既然都過了你媽媽這關，還有什麼好煩惱的？」﻿
﻿
聽著，她好像有些難言之隱：「又是那些男人自尊的老土東西，坦白講，其實我一點也不介意，但唯獨是他，老是放在心上。」﻿
﻿
再補充一點背景資料，這個男生今年三十一歲，是一名普通地鐵職員，收入與海關這類政府制服團體終究有段距離，而且他年紀都不小了，老是在想自己比不上女朋友，再加上她姐是空姐，她姐夫是律師，一家人同檯食飯，就更覺得自己格格不入。﻿
﻿
老土些講，就是怕自己給不了幸福對方，覺得自己高攀不上。﻿
﻿
「雖然很老土，但我很明白。」﻿
﻿
「你明白？」﻿
﻿
男人這種生物，最怕別人說他三件事：一賺不夠錢養家活兒，二沒方向感不懂揸車，三床上功夫不行滿足不了女人。﻿
﻿
在這三件事之中，各人有各人的優次。年輕的時候我們總是把性看得很重，因為熱血方剛，性就是愛的全部。但慢慢成熟以後，我們更在乎錢，因為這代表了社會上的權力和地位，也代表了我們拼搏多年後的努力和成果。﻿
﻿
「做男人一定要這樣老土嗎？難道就不能開懷一點嗎？」﻿
﻿
「不能，因為男人好勝和女人愛美一樣，是天生的。」﻿
﻿
香港地，只要你一息尚存，社會上對你的期望就不會停止，因為這是種無聲無息的集體意志，並不是打開憲法然後隨便找一個段落刪掉就可以解決的事。﻿
﻿
而且期望源自於思想，思想也源於文化，華人的封建年代文化實在太久遠了，讓你無法尋根究底，後來在社會中成長的人亦在無意間接受了這種約束，並視之為真理，日子久了，個個信以為真，到以後要他們掉過頭來反思這些期望的恰當性，就是難上加難了。﻿
﻿
當然，有些人想得通放得開，是好事，不過我們總不能祈求每人都有這樣的氣度，有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傲氣嘛。﻿
﻿
所以我說的不能，是一種無可奈何的不能。﻿
﻿
「那麼到頭來，我有什麼是可以做的？」﻿
﻿
「還記得剛才說男人最在意哪三件事嗎？」﻿
﻿
「記得。」﻿
﻿
「若然在錢那方面你幫不了他，他又不喜歡揸車，不如試下最後一種方法？」我跟她打了個眼色。﻿
﻿
她想了想，然後臉就紅起上來：「咦，討厭。」


